[image: image1.jpg]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标题不可空白)，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本年度欧洲议会最后一次全体大会上，议员们投票通过了一项紧急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取良心犯、以及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团体器官的行为”。这项决议要求“欧盟对中国境内的器官移植，以及与这种不道德行为相关的迫害做出全面、透明的调查。”决议同时呼吁中共立即释放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所有良心犯。


该决议内容包括：


1、对不断出现，并且可信的，关于发生在中国未经良心犯许可，系统化且国家批准的活摘器官报告深表关注。这些良心犯包括大量由于信仰而受到监禁的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许多信仰团体人士和少数民族人士；


2、强调（中国宣布的）到二零一五年之前逐渐停止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是不可以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


3、呼吁欧盟及各成员国向中国提出活摘器官的问题，公开谴责中国的器官移植滥用行为，并让到中国旅行的本国人士提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呼吁欧盟对中国的器官移植进行全面和透明的调查，并对参与这种不道德器官移植的人进行起诉


4、呼吁中国当局彻底回复联合国有关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及处罚问题特派专员以及回复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特派专员关于要求中国政府就中国大量出现的器官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进行解释的要求，并允许他们在中国进行器官移植调查；


5、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所有良心犯。


此议案由欧洲议会多个党团共同提出，众多议员发言呼吁，希望欧洲议会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尽快制止中共这反人类的罪行。


根据独立调查的结果显示，目前已有超过六万五千名法轮功学员因为被强摘器官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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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议会紧急议案 制止中共活摘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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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3年11月底，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1.51亿。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明慧网】2012年2月17日，山东省荣成市寻山镇西迎驾村法轮功学员于东兰女士（57岁）在家，被该镇青鱼滩派出所田锐刚、杨平川、张岩等一帮警察非法破门闯入家中绑架，抄家，其孩子的万元学费被田锐刚、杨平川偷走，至今不认账。


以下是于东兰自述遭中共警察绑架、抄家、抢劫、偷盗的经过。


2012年2月14日下午三多点钟，我到荣成市交通银行，取出我丈夫的工资，现金15000千元（5000元一捆，共三捆），剩下的13000千多元开了一张存单，利息十多元和一张利息单。然后我又来到市电业小区的农村商业银行取出已到期的5000元，利息一百多元和一张利息单，一起放在一个黑色方便兜里。回家后就将黑色方便兜放在外屋西北角的菜堆上，因我儿子很快就要开学，要用这钱。


警察破门绑架、抢劫


2012年2月17日下午五点多钟，我在西屋取米准备做饭，听外面有人喊：家里有人吗？外地口音，我下意识的往窗外一看，几个穿着绿色衣服的年轻人正轻手轻脚的偷偷摸摸的往院里走。外面刮着风下着雪，我有不祥的预感，我关上房门，这时他们已经进屋，先去东屋问我正在睡觉的儿子：这是你家吗？我儿子从睡梦中醒来说：是。他们又来到西屋推屋门，我不开，他们就喊：“开门！开门！再不开就踹门啦！”话音未落，就听“当”的一声，门被踹了一个大窟窿，门被踹开了，几个人蜂拥而上，把我按在地上，强行戴上狼牙铐。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一人说：“你去了就知道了。”我说：“你们没有任何凭证私闯民宅。”他们说：一会儿给你。至今也没给我。


（见下页）


（接上页）就这样，他们把我拽到停在大街的汽车上，塞在后排座，一个人开车，张岩、杨平川一左一右架着我，前边还坐着一个，其余的留在我家抢东西。一路上无论我说什么，他们就是不说话，特别是张岩双目紧闭，跟睡着了一样。车一直开到青鱼滩派出所，这时我才知道是青鱼滩派出所做的案。原来所长唐守程带领田锐刚、杨平川、张岩、徐继强、一高个儿等一行八人，从中午十二点半就在我家附近蹲坑监视，等我回家绑架我。这是唐守程亲口对我说的。


到了派出所，他们把我铐在铁椅子上，锁上脚环，由徐继强和那个高个儿看着我，其余的又返回我家非法抄家去了。我对他俩说：你们对我这么大岁数的农家妇女用的着这样吗？高个子说：如果是个杀人犯，我们该怎么样？我说：我是杀人犯吗？


后来徐继强打电话找来一个杨姓女人搜我身，她把我兜里的六百块钱搜出来了，放在桌子上。过了一会儿，抄家的人开着车都回来了，他们把我家的笔记本、打印机、雕刻机、大法书、师父法像、明慧周刊、真相资料、手机、身份证、电话簿、我用来炼功的收录机也抢去了。随后，张岩拿来一个本子，象审犯人似的对我喊道：你叫什么？我不回答。他拿的本子就是我的家庭资料，上面有我的照片。他又喊，你丈夫叫什么？我还是不回答。他又喊道：你丈夫是不是叫某某？在某某厂上班？我说：你知道还问我？他说：我让你说。我什么也不说。他说：不说是不是？于是拿起笔刷刷刷的写了一阵子，并用手指着放在桌子上的六百块钱对我说：这钱就放在这。在现场的还有徐继强和高个子。可后来我到所里找张岩要我那六百块钱时，他却说：不知道，没那事。我说：你们翻脸翻得怎么这么快呀？


随后他们又把我拉到市中医院做体检，一直折腾到半夜十一点多才把我关进市看守所。一直到三月十五日下午，“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的邢建萍带领男女一大帮人把我们九个大法弟子戴上手铐转到拘留所，次日一大早被黄某某、婷婷等五人把我们送到劫持到济南女子劳教所。经查体我们三人身体不合格拒收，其他六人被非法劳教。


警察偷走儿子的学费


我回家一看，家里一片狼藉，并发现放在外屋盛着钱的黑色方便兜不见了，经查找，一万三千多元钱的存单还在，因当时我丈夫在外地，只有我上大学的儿子在现场，于是我打电话问我儿子：你看没看到放在外屋菜堆上的黑色方便兜，里面盛的钱？儿子说：派出所的人拿去了。（取钱的事我儿不知道）我说：你咋知道？他说：我看到了。你咋看到了？他说：一个瘦一点的警察从西屋出来叫一个胖一点的进西屋，我也随着跟进去了，瘦一点的把方便兜打开给胖一点的看，我一看是钱，我说：这钱与俺妈没有关系。有一个还瞅了我一眼，没说话，然后，他们逼我上外屋，不让我在西屋，他们走了以后我找钱没有了，黑色方便兜也没有了。我问：你现在能认出他们吗？他说：能！胖一点的是秃头。


于是，利用清明节假日，我和丈夫、儿子三人早上七点就来到派出所，我们在屋里等到八点上班时间，我儿一眼就认出从里屋出来的田锐刚。这时，人不断的来，每来一个，我就悄悄问我儿子“是不是这个人”，他都说不是。过了一会儿，来了一辆小红车，车里的人刚下车，我儿子隔着窗玻璃老远就认出正在关车门的杨平川，就说：“妈，是他，就是他。”说着，杨平川也进了屋。我对田锐刚说：“我儿子亲眼看到是你和杨平川拿走我的钱。”田锐刚一听就慌了，急忙打电话让所长唐守程回所，当天唐守程休假，去了威海。我们等到九点多。唐守程终于回来了，我说：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我儿给你讲一下当时现场的经过。唐守程说：你们今天一来，我就知道百分之六十是真的。这之前，我丈夫去所里要过一次钱。于是，我儿就给唐守程讲杨平川、田锐刚俩人拿钱的过程。说到胖一点的警察，我说叫田锐刚，唐守程说：那是我们的指导员。唐守程接着说：接到电话我就没闲着，我从威海赶回来直接去了国保，找到邢键萍，我俩去仓库找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找到，这样吧，你们先回去，我给你查一查，问一问。就这样把我们打发回家了。


过些日子，我又来找所长唐守程，这次唐守程的口气就变了，他说：我给你问过了。他们没拿。我们的职工每月五、六千元的工资，不可能为你那两万元钱失去工作、打饭碗的。唐守程又说：你先回去，我和邢建萍商量商量。


派出所死活不认账


2012年4月23日，我又找所长唐守程，唐守程不在，我在门口正好见到杨平川，我质问他：杨平川，你到底拿没拿我钱？他说：没拿。我说：你撒谎！他说没撒谎。我说：你撒谎没撒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说完，他坐车走了。我一上火当场晕倒，等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抢救室里，周围站满了医生和护士，正在抢救我。医生诊断我脑干出血。在医院住了半个月，花去一万多。


后来唐守程、田锐刚都调走了。我就找新来的所长，问他：我的钱，别以为学法轮功的钱就……他听我这一说，立马对我大声吼道：“谁拿你钱了？谁拿你钱了？”我说：“杨平川、田锐刚。”他气呼呼的掉头就往大厅的西屋走，我也跟进去，他不说话，我和在场的几个人谁都不说话。过了好一阵子，他又往外走，我继续跟在后面说，他头也不回的上了二楼。二楼有电子门我跟不进去，我就在大厅等，等啊等，等他晚上下班下楼时给我作答复，我一直等到傍晚六点多也不见他下楼，经询问，他早就开车走了，原来他是从后门绕到前院走的。


无奈之下，我先后去了信访局、公安局信访科、督查科、法院的立案庭，但都不了了之。无奈，我又来到派出所找到新来的指导员赵士军，他说：你要所里赔你钱是不会赔的，你说他们拿了你的钱，他们说他们没拿，你想咋办就怎么办吧。


事情过去一年多，我的钱还没还，他们就这样推来推去不认帐。◇














农家妇女被警察破门绑架　儿子万元学费被偷走




















